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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科大的故事”征文

他是位科学家，由于身体力行，在
科学界被公认为“实验地球物理学
家”，解放后我国培养的物理探矿专
家几乎都是他的学生，他在同行中总
被排在前列，对攀枝花铁矿和大庆油
田的探测曾经做出过突出贡献。他
就是中国科学院院士秦馨菱先生。

先生本不是教师，当年在中科院
“全院办校，所系结合”方针号召下，秦
馨菱先生担任我系探空技术专业主
任，理所当然挑起了重担，教了我们好
几年《普通物理》《无线电遥测技术》
等，他的皇皇巨著《地球与空间科学观
测技术进展》早已传之于世，我这里回
忆的是他对我们言传身教的往事。

秦先生接受教学任务后，为了备
课，春节期间也闭门谢客，在门前贴
一纸条，并留有一支笔。纸条上写
着：“春节备课，恕不接待，请留芳名，
节后回拜！”堂堂大科学家给初入大学
的学生开《普通物理》，应该是不在话
下，他本来就是 1937 年清华物理系的
毕业生。但他举轻若重，一丝不苟。
先生他的课很有趣，他总是联系实际，
拿出实物，举出实例。上课时说不定
什么时候就拿出一样小玩意儿来。如
讲到陀螺仪的原理，他就从包里取出

一个小朋友的玩具——用鞭子一抽就
团团转的小陀螺，竟让它在讲台上转
了起来，直观形象地帮助同学们理解
知识点，他讲起高速旋转的陀螺有一
种力维持其方向不变。其原理在现代
航空、航海中都有重要作用。

根据国家发展航空航天事业的需
要，先生后来从干了 20 多年的物理
探矿转到探空技术研究，许多年轻人
都想不通，但他毫无怨言，淡淡地对
同学们说“过去探矿时就怕探‘空’
了，现在我们可是专门搞探空技术
了”。当时探空技术在国内还是空
白，他从头学起，教我们《无线电遥
测技术》两大本讲义都是他自己编写
的。而且还培养了一支队伍，他的学
生中有的已成为院士。

秦先生为人特别实在，他的主任
办公室门总是敞开的，办公室不大，
三面都是直到房顶的书橱，进门就是
一大排书架，书和杂志大都是他自费
购买的，多是外文资料。谁都可以去
借，我们实习的学生也可以，但必须
在挂在书架上的本子上登记。他买书
和订杂志都是双份，他的道理很简
单：万一有人丢了，还有一份好用。
他的办公室总有雨衣雨伞，而且不止

一套，他的同事说我们都沾秦先生的
光。他的自行车也是两辆，一辆自己
上下班用，一辆公用。那把公用车的
鈅匙就委托我的一个同学保管，谁有
事就用。所以他们那里好多年轻人初
学骑车都是用这辆“公用车”学会
的。他的英文打字机也是两台，一台
是专门供大家练习用，有许多人借此
学会了打字，学好了英文。他自己的
照相机及镜头都是长期给实验室公用
的。由于热心做好事，常常化私为
公，在文革中曾被批为“拉拢群众的
好人主义”。想想有领导这么“拉拢
群众”，这该是多么好的事！后来我
们在他身边实习毕业了，分配到上海
工作，后来又接受中科院下达的生产
任务，再次回到他那个研究室做实
验。当时秦先生虽然挨批了，但“本
性不改”，把自己家中的床单拿到单
位当窗帘，用来给实验遮光，还和我
们一起想办法，解决了上天的仪器电
缆漏气、测功率等难题。

秦先生热心培养年轻人，他曾在
美国学习三年，看到新进所的工作人
员英文水平不好就主动为所里的年轻
人开设英文课，当时没有合适教材，
他就自选自编自印，发给大家学习使

用。我们在那里做毕业设计时，每周
一次的晚饭后，大家都带着椅子坐在
楼道里听他讲课，我记得有一课是选
自 《居里夫人传》，还教了一首 《义
勇军进行曲》英文歌。

所里人都知道秦先生很守信用，
每逢上课，“只有学生不来，没有老
师不来的时候”。1962 年春节，我们
赠他的贺年片上，引用了顾炎武的一
联诗：“苍龙日暮还行雨，老树春深
更著花。”他很高兴，给我们讲探矿
的故事，指着书橱里的一块石头说，
这上面还有狼粪，野外工作什么情况
都要有准备，什么苦都要能吃。

我们毕业时，请他为我们临别赠
言，关于业务工作他说“我们搞技术
的就是手艺人，要学会自己动手去
做”；关于生活方面找对象就会说最
好“就地取材”，两地分居是很麻烦
的事；因为他没孩子，笑说“我们是
天然绝育者，你们要计划生育，一个
不少，两个不多”，后来我们同学中
绝大多数都是一个或两个孩子。

秦先生是 88 岁去世的，我们后
来去探望师母吕式瑗教授，她拿着一
个相片架，深情地说：“这是他最后
自己动手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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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我从青岛一中考入中国
科大近代力学系，大三分专业时选择
了飞行器结构力学 （后来根据教育部
学科目录改为固体力学） 专业。大学
学习阶段，我听了黄茂光先生的 2 门
课：“薄板理论”和“热弹性力学”。
先 生 把 厚 厚 的 Timoshenko 的

《Theory of Plates and Shells》一书提炼
浓缩，编写了一本很薄的讲义，把基
本概念和方程，主要载荷和边界条件
以及求解方法讲得非常清楚，当时在
业界有很大影响。

1964年毕业后，我留校工作，接
受的第一项教学任务就是为先生做助
教，辅导 60 级的“热弹性力学”课。
60级同学只比我低一年，一些比较传
统的称我老师，一般的就直呼我的名
字，少数很熟的还叫我的外号和昵
称。课后，晚上自习时间要到教室答
疑。有些同学会提出一些很“刁钻”
问题，我当然招架不了，他们也理
解，我再去向先生讨教。那时，没有
办公室，我就去先生家里，没有电
话，无法预约，只能闯门而入，现在
想想，不可思议。对我的每个问题，
先生都一一耐心解答，也就从那时起

我认识了先生在中关村特楼的家，认
识了师母李景锡老师。

据我所知，1943年，先生凭借深
厚的功底，顺利通过清华大学第六届
留美公费生（“庚子赔款”奖学金）考试，
并于1945年初与杨振宁等约20名清华
学生一道赴美留学，先后于 1947 年和
1951年获麻省理工学院硕士学位和康
奈尔大学博士学位。先生在获得博士
学位后，原本打算立即回国，但时值抗
美援朝战争方酣，美国移民局发来通
知，不准中国学者离境。迫不得已，先
生只能暂时滞留美国，赴Rensselaer 理
工学院任教。1956年1月，通过重重外
交斡旋，冲破一切阻力，先生与20余名
中国留学生一起，乘船回到祖国。为了
回国，先生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并提前辞
去教职。临行前，与同船挚友、哈佛博
士沈志荣等一同驱车周游美国，一来告
别生活了十年的异国，二来坚定自己的
回国信念，“壮士一去兮，不复还”。

回国后的 4 月份，应先期回国的
清华和MIT校友李敏华博士之邀，先
生加盟了当年新组建的中国科学院力
学研究所12室任副研究员，立即投身
到建设祖国的行列中，以自己所学报

效祖国。经过百年战乱，新中国百废
待兴，而国际上敌对势力蠢蠢欲动，
这是50年代中国所面临的挑战。国家
下达了一大批具有强国战略意义的国
防研究和生产任务。中国科学院则是
完成这些任务的一支中坚力量。

与此同时，先生也开始为培养新
中国第一代力学工作者辛勤耕耘。为
配合尖端科学技术发展对力学人才的
迫切需求，中科院力学研究所成立之
初，在钱学森先生领导下所做的两件大
事之一是与清华大学合办了工程力学
研究班。先生负责主讲“薄板理论”等
课程，为培养我国第一批从事近代力学
科研和教学的骨干人才做出了很大贡
献。其二是与许多前辈科学家一起倡
议创办中国科大。从 1958 年起，先生
就为首届学生讲授“高等数学”等课
程。随后多年一直在中国科大执教，曾
开设过“应用数学”、“板壳理论”、“有限
元法”和“边界元法”等课程。1964年2
月，先生正式调入中国科大近代力学
系，任副教授，1978年晋升为教授。

先生曾与国际著名计算力学专家
卞学璜教授合作，在有限元法理论方
面重点研究板壳的杂交元和非协调元

模型，取得了在国际上有相当影响的
成果，培养出一批以吴长春博士为代
表的优秀青年俊杰。他们基于变分方
法提出了一个满足分片检验 （patch
test）的理论公式，并通过此公式构造
出满足分片检验的非协调形函数，其
构造过程是通用的。这一成果于1987
年在国际期刊上发表之后，受到力学
界很大关注，其方法在国际上被通称
为“吴-卞-黄公式”而广泛采用，引
证达百次以上。相关成果获1993年中
科院自然科学二等奖和1997年国家自
然科学三等奖。。

回首往事，不胜感慨，瞬间就是
一甲子。当年，建校初期，校园还很
不完善。但是大师云集，亲自授课，
正是应了“大学不在大楼也，而在大
师也”这句话。教我们数学、物理的
分别是许国志、应崇福先生，给我们
上专业课的有钱学森、李敏华、胡海
昌、黄茂光、沈志荣等先生，都是各
自领域的顶级专家或鼻祖。

一生中能得到这么多老一辈教
诲，实为三生有幸。先生们讲的都是
经典，传的都是精髓。可谓经典永流
传，师恩记心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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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大有很多勤奋工作、虚怀
若谷、热心教学、关爱学生的好老
师。正是他们的辛勤劳动，培养出一
批又一批为中国科学技术进步做出卓
越贡献的好学生，为中国科大在海内
外赢来良好声誉。在母校 60 华诞之
际，不由深深怀念那些奉献了一生来
教诲我们、培育我们的老师们。他们
当中有些在安度晚年，有的已离我们
而去，朱兆祥先生就是其中一位。朱
老师于 2011 年 11 月 28 日辞世，距今
已近 7 年了，但他的音容笑貌仍然深
深留在我的脑海中，他是我做人的榜
样，永恒的楷模。

朱老师一生兢兢业业，从解放前
在宁波做地下党工作开始，在不同工
作岗位上为党、为人民勤勤恳恳地工
作。我认识朱老师是在1963年。那时
他是中国科大爆炸力学专业教研室负
责人，我是近代力学系59级爆炸力学
专业学生，担任班里学习委员。在这
段时间里，我与朱老师结下了深厚的
友谊。朱老师在教学上一丝不苟，书
教得很好。“振动与波”讲得很活，生
动易懂。他讲课最大的特点是，不是
简单地转述书本知识，而是用他对知
识的理解来启发我们进行思考，颇有
传说中的孔圣人的风范。

他不仅在黑板上仔细推导公式，
还亲自刻蜡板制作讲义，为了提高大
家的兴趣，培养我们自学能力，还组
织课余学习小组，带我们学习《分层
介质中的波》一书。由于我是这个小
组的联系人，自然与朱老师接触得多
一些。我发现朱老师不仅学问做得
好，待人也非常好，从没有架子。周
末有时我也到朱老师所住的中关村62
楼去玩，他和他夫人邓爽老师也像带
自己的孩子一样待我。多年来，我们
是师生，如父子，也是朋友，和他的
孩子们也情同兄弟姊妹。

朱老师对做学问，要求很严，一
丝不苟。他时常鼓励我们，遇到困难
时，一定要坚持，要有韧劲。我在中科
院力学所工作期间，曾被指定负责岩石
力学性质的研究，可做了一段时间，看
不出太多成果，感到岩石实在太复杂。
正在此时，我做了一个有关金属问题的
调研。朱老师看了我的报告，鼓励我
说：“报告写得很好。”但我把想转过去
做这一新课题的想法与他一说，他却一
句话问得我哑口无言：“在岩石领域啥
都没做成，怎么转？”

他还亲自陪我去地质所找人请
教。那时候，他也应该是接近 60 岁
了，还与我一道骑自行车去。有一次

在去祁家豁子的路上，朱老师还不幸
滑倒了，直到现在，我对此还感到十
分内疚，觉得是我没照顾好他。在业
务上他耐心指导、认真把关，对我们
的文章会逐字逐句地修改。可当文章
要在《力学学报》上发表时，他却无
论如何也不让把他的名字写上。老师
就是这样，不计得失，甘为人梯。

1959年朱老师在罗湖桥接钱学森
先生归国后，曾协助钱先生组建力学
所，是力学所元老，建立力学所的功
臣。他对力学所有非常深厚的感情。

后来，朱老师接到了组建宁波大
学、并出任校长一职的使命，离开了
北京。多年后，在卸任宁波大学校长
前夕，他表示要回到中国科大力学所
的愿望，这当然是我们求之不得的
事。当我把他这个想法告诉郑哲敏先
生后，时任所长的郑先生当即表示非
常欢迎。经过郑先生的努力，朱先生
在晚年又回到力学所继续做研究工
作，指导学生，还在力学所为我们开
设“细观力学”课程，很受大家欢迎。

1990年我到了瑞典，朱老师仍然
一直关心着我。1994年他花了很多时
间仔细阅读我的博士论文初稿，提出
我应该思考的问题及修改意见。迄今
他那清秀独特的书写，还保存在我的

文件夹中。虽多次搬家，多次轻装，
我还是把它从国内带到国外，又从国
外搬到国内。每每看着朱老师那刚劲
有力的字，都倍感亲切，增添力量，
也鞭策着我不断奋进，即使在国外也
要展现中国学子的风范。瑞典的吕勒
奥大学（Luleå）一直有向全世界招聘
教授的传统，这是为了确保像瑞典这
样的国家可以有较高的教学质量。
2002年，我应聘成为Luleå大学第一个
来自中国的教授。

在朱老师80大寿前，我回国时曾
建议他把研究成果及讲课内容整理成
书。他80大寿那天，我从瑞典打了个
电话给他，我们也谈起这事。不曾
想，可恶的病魔已经慢慢向他接近了。

真诚感谢在我人生路上遇到的所
有老师们，没有他们的无私奉献，辛
勤培育，也就没有我们的今天！当年
的同窗如今也都是 70 多岁近 80 的人
了，在我们共庆母校60华诞之际，我
们恭祝仙逝的老师安心，恭祝安享晚
年的老师健康长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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